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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中心、配角符号与幻想生成

———经典幻想儿童文学中“半人半兽”形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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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幻想儿童文学常常诞生出一批形态各异的幻想形象，这类形象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却是幻想世界

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其中，“半人半兽”形象就是作家在建构幻想世界时极其青睐的一类形象。这类形象因

其在作品中所处位置的差异（中心／边缘）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质和心理根源，并对幻想文本的生成贡献

着独特的力量。对“半人半兽”形象内部划分进行研究，对于丰富幻想儿童文学的人物长廊，增加幻想世界

的吸引力和想象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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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幻想儿童文学？朱自强教授曾将民间童
话、创作童话以及幻想小说统称为“幻想儿童文

学”。［１］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借用原型理论对这

一分类给予了肯定，弗莱认为“神话”与“现实主义”

（或称为讽刺文学）位于文学的两端，而处于二者之

间的便是被称为“传奇”的文学类型，在这一类型

中，人物低于神癨但高于一般人，魔法随处可见，并

且“展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２］当我们把弗莱

的理论与儿童文学的分类相比对时，便可以发现，童

话与幻想小说同属“传奇”。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幻想儿童文学的内部，童话与

幻想小说两种文体因其对待“幻想”的不同态度而

有所区别［３］，但正如朱自强教授与弗莱分类的那

样，两者又因对于“幻想”这一元素的共同拥有而展

现出强烈的共通性。“半人半兽”的形象在童话和

幻想儿童文学中经常出现，但却不如“精灵”“女巫”

等形象的研究充分，因此本文将着眼于这一颇具价

值却又常被忽略的幻想形象。在“幻想儿童文学”

的内部，“半人半兽”的形象并非拥有整齐划一的特

征。正如一些研究者将儿童文学中“女巫”形象做



以“恶女巫、中性女巫、好女巫”的区分［４］，笔者认为

“半人半兽”的形象因其在作品中所承担的角色之

别，呈现出了不同的形象特征和心理根源。一方面，

一部分“半人半兽”形象在幻想作品中位于文学场

域的“舞台中心”，是故事发展的主人公或重要角

色，而这类人物的发生多伴随着成人的文化想象；另

一方面，还有一类“半人半兽”的形象以配角的身份

出现，而在这类人物的背后所隐藏的则常常是创作

者所承继的千百年来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基于此，

本文将在“幻想儿童文学”这一研究场域中，试图解

读这一类特殊的幻想形象———“半人半兽”。

一、“舞台中心”：动态的回旋

金莱斯创作于１９世纪的幻想小说《水孩子》，
借以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激烈碰撞，在幻想的水

域中塑造了一个“身长３８７９０２英寸，还拥有像鱼一
样的鳃”［５］的水孩子———汤姆。在金莱斯的《水孩

子》中，汤姆由现实世界到幻想世界所经历的“身心

涤荡之旅”是整部作品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半人

半兽”的水孩子处于这部作品的“舞台中心”，是承

担了故事发展重任的核心人物。除汤姆外，童话中

以主角身份参与故事发展的形象还有很多，例如

《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刺猬汉斯》中的汉斯等

等。这些形象的塑造往往是动态、立体的，性格是发

展变化的，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言的

“圆形人物”。在这些形象倾注着作者对于故事整

体构想的心血，因此往往隐伏了创作者作为成人对

于儿童的想象。

首先，关于儿童之“动物性”与半人半兽之“儿

童性”的想象。“半人半兽”的形象杂糅了人的部分

特征与兽的部分特征，这种杂糅不仅体现在外部形

象上，更深层的则表现为人性与兽性交融。一方面，

这些形象虽然在外形上是以“半人半兽”的方式呈

现，但究其心理则更倾向于一个人类的儿童或是少

年。无论是水孩子汤姆，还是小美人鱼、刺猬汉斯，

这些形象所包含共通的人的元素便是一个孩童的形

象。儿童在阅读作品时，总是有意无意的将自己代

入作品中的“孩子”，我们无法想象儿童在阅读《哈

利波特》时与伏地魔保持认同，也无法想象儿童会

与《爱丽丝漫游仙境奇遇记》中的红桃皇后取得认

同。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

辞》中谈到：“年轻读者一般更容易认同文学人物，

这主要因为他们将文学人物看作是真实的。经验丰

富的读者能与小说保持距离，有能力欣赏主人公丑

陋、可憎、邪恶、道德败坏或犯罪的小说。年轻读者

一般不具备这种能力。如果小说中没有明确的主体

地位，他们便感到失望、一筹莫展。相反，年轻读者

很容易认同拟人化的动物或玩具人物，只要这些动

物或玩具人物的地位与他们的相似。”［６］因此，拥有

儿童性的“半人半兽”形象就使得其在面对儿童读

者时，更容易获得儿童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根据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

的特点与其动物性相关，也就是说“儿童较之成人，

他们更多地受动物性或本我的控制。”［７］聂珍钊教

授曾将未经过启蒙教诲的儿童视为“伦理混沌

期”［８］，也就是说儿童在生命的原初阶段时与兽相

近，尚难以取得关于“人”的身份认同。例如，在《丛

林故事》中狼孩莫格里因长期生活在狼群中，则变

得无法与狼区别开来。因此，人之初所携带的兽性

因子可见一斑。①

其次，以“人兽变形”想象儿童的成长，是幻想

儿童文学文本中作家常选取的叙事策略。如题所

言，处于“舞台中心”的“半人半兽”形象通常以动态

的模式呈现，即“人兽变形”。《水孩子》中汤姆经历

了由现实中扫烟囱的小孩———幻想水域中“半人半

兽”的水孩子———水陆两栖的人／水孩子的“三重变
形”，而这一次次的变形都隐喻着汤姆的成长。朱

自强教授曾认为儿童的成长必然要与现实世界相适

应，而在由现实的儿童到水孩子的变形中，汤姆在犹

如无尽黑洞的现实中无法获得成长，因此幻想的世

界成为了他唯一的出路。在建构幻想世界时，金莱

斯并没有像《纳尼亚传奇》或是《爱丽斯漫游仙境奇

遇记》一般，构想出一个土地上的幻想王国，而是选

择了水域作为其幻想故事的有力载体，这与作为牧

师的他，虔诚的信仰者着“创世说”有着密切的关

系。正如何卫青教授所言：“这条小河不仅仅是实

体的存在，清澈的河流，洁净的水，这是基督教的涤

罪意象。”［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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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也就是斯芬克斯因子）是聂珍钊在《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所提及的概念。



在这条象征着救赎的河流中，汤姆开始了他的

成长之旅。作为水孩子的汤姆并非因进入水域而瞬

间得到了净化，起初的他依旧是个“不完美的小

孩”：他总是以捕捉虐待动物取乐，面对自己的错误

却不愿意承认等等。但在“神”的指引与自我的体

验中，他终于一步步地走向了成长并获得了相应的

回报———帮助龙虾后看到了其他水孩子，终于不再

孤单、不再欺负海里其他的动物，帮助葛林后完成了

自我救赎……在他作为水孩子获得了成长后，他终

于可以像爱丽一样出入水域和陆地，也就是在一定

程度上说，汤姆又变回了人。在“人—半人半兽—

人”的变形中，汤姆最终以回归人的方式获得了成

长。除此之外，《海的女儿》中也包含有“人兽变形”

的动态过程，与汤姆不同，小人鱼经历的则是“半人

半兽—人”的过程。柏灵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到“当

小美人鱼变成人，从海底世界进入人类社会时，她也

经历了从海底低等文明到陆地高等文明的变

迁。”［９］也就是说，小人鱼从半人半兽到人的变化过

程隐喻了其儿童阶段的结束和成年阶段的到来。

在“人兽变形”的模型中，除了本文所探讨的半

人半兽与人之间的转换外，幻想儿童文学中还有一

类更为常见的变形，即拥有人的性情与心理的全兽

与人之间的变形，例如童话《青蛙王子》《小毛驴》

《小弟弟与小姐姐》以及幻想小说《纳尼亚传奇：黎

明踏浪号》中尤提斯的变形。笔者认为在全兽的变

形中，这类全兽型的形象往往“因为魔法的功能变

成兽，解除邪恶精神后才变回人类”［１０］，因此其对于

儿童兽性因子和邪恶元素去蔽的倾向则更加明显。

二、“边缘配角”：静态的符号

与站在“舞台中心”，倾注了作者满腔热情的主

角人物相比，还有一类“半人半兽”的形象始终处于

作品场域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性格是扁平的，人物

形象是固定不变的，即他们最初便是以“半人半兽”

的形象出现，而这样的形象在故事发展的始终没有

任何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半人半兽”形象

更像是一种静态的符号。《纳尼亚传奇》中露西初

入纳尼亚王国时的第一位朋友“羊怪”、阿斯兰部队

中大量的“人马”以及《哈利波特》中的人牛怪等都

是幻想小说中典型的这类形象。

笔者认为，与“舞台中央”的人物相比，这类形

象虽有其扁平化的一面，却又因为其摒除了创作者

过多的成人想象，而显示出隐含作者作为人类共同

体一员所隐伏的集体无意识。荣格曾在《童话中的

精神现象学》中以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了文学作品

中“半人半兽”形象所隐含的潜意识因素。他提出

“人的整个历史从一开始便处于自卑和自信之冲突

中。”［１１］所谓自卑与自信的冲突，即是指“半人半

兽”形象一端指向比人低的兽，包含着低级机制的

潜意识；而另一端则暗喻着超人化的物神。

一方面，所谓超人化的物神，即与原始时期人类

的图腾崇拜紧密联系着。半兽人的形象在希腊神话

以及我国古代的文献中都有过记述，这便说明“半

人半兽”是人类童年时期共有的心理原型。在希腊

神话中，这类形象比比皆是，例如牛首人身的弥诺陶

洛斯，人首马身的肯陶洛斯，以及人身羊角的山林畜

牧神潘。在神话原型中，这些半兽人都是守护一方

的神癨，“兽”的元素形成了人类的图腾崇拜，而“半

兽人”也就成为了物神化的存在。弗雷泽在《金枝》

中谈到原始社会有杀死神兽的传统时曾说：“不管

是狩猎的人，还是放牧的人，他们所杀掉的信奉的神

灵———如果可以尊为神的话———大多是质朴的动

物，而非其他体现超凡能力的神物。”［１２］其中，神羊

便是底比斯人献祭的神兽，杀掉神兽后要把羊皮披

在阿蒙的神像上，这里“显然说明了神就是兽”。

《纳尼亚传奇》中符号化的“半人半兽”形象兽的一

部分正如弗雷泽所言，是“羊、马、牛”这些质朴动

物。作品在提到人头马时这样描写道：“阿斯兰站

在一群生物中间，他们围着它形成一个半月形……

有四匹巨大的人头马，身体像英国饲养场里的骏马，

头部像严厉而俊美的巨人。”［１３］我们可以看出，虽然

作品中没有赋予这些人头马神癨的地位，但是他们

在纳尼亚王国中以守护者身份的出现，也可看做是

“神癨”在现代幻想小说中的变形。

另一方面，这些形象也与低级机制的潜意识相

关。羊怪、人马等形象在作品中常常是以主人公或

强者的帮手形象出现，这也就暗合了这类动物的顺

从、温和的品性。弗莱在谈到“羊”的原型隐喻时，

便谈到这类动物是温顺的甚至是愚昧的，“由它们

构成的群体颇类似由良民构成的社会”［２］。《纳尼

亚传奇》中作为狮王阿斯兰部队的主力军“人马”是

忠诚的战士，是绝对的依从者，无论是在《纳尼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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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中听从阿斯兰的领导，还

是在《纳尼亚传奇：凯斯宾王子》中等待“至高王”彼

特的率领，作品没有给予他们以思考和领导的能力，

他们只需要服从强者的领导，这与马之于人的关系

无异。因此，除了图腾的崇拜外，在这些形象的塑造

上，也显现出了低于人的低级潜意识。同时，在《纳

尼亚传奇》中，这些“半人半兽”形象的人形元素往

往置于头部，而兽形元素则常设置于身体部分，黑格

尔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过思考，他认为：“人首象征精

神，兽身象征物质，半人半兽的寓意是精神要突破物

质。”［１４］笔者认为，无论是以人形做首还是以兽形做

身，半兽人的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是“人化”的，也就

是说不论这类形象的外形如何变异，指导其行动的

都是人的意识，在原始社会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驾

驭能力的增强，其对于自身的自信心也在加强增强。

在希腊神话中，众多神以人的面目出现就很好地说

明了这一点。

三、半人半兽：幻想世界的生成力量

《纳尼亚传奇》常常被视为幻想小说的开山之

作，对后世《哈利波特》《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等幻

想小说都起着前文本的作用。如果我们关注前文本

与超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将会发现超文本将前

文本视作一种范式，在建构文本时有意无意地进入

了前文本所特有的范式之中。在幻想儿童文学的众

多范式中，人物设置是往往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朱自强、何卫青教授在《中国幻想小说论》中，

将幻想小说中人物谱系分为“普通人”“与众不同”

“与常不同”的形象以及“巫师、魔法师”的形象三大

类［３］。而“半人半兽”形象正如第二类———“与众不

同”“与常不同”形象所统摄的那样：“他们虽然拥有

许多与普通人物相似的地方，但他们在现实或现世

世界找不到确定性”［３］。例如，水孩子汤姆同时拥

有人和鱼的特征，但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

在这一划分中，除了普通人这一类别外，其他两

类———“与众不同”的形象和“女巫”的形象———都

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也就是说它们都是

作者幻想和想象力的产物。

作为幻想人物的“半人半兽”形象对与幻想世

界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李利安在被评为“世界

儿童文学理论双壁”的《欢欣岁月》中曾对幻想儿童

文学中想象力的重要性进行过评说：“既然一个作

者选择幻想小说，那么其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想

象力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１５］那么，幻想人物对

于幻想儿童文学想象力的助益自然不言而喻，我们

无法想象在幻想的国度一切都与现实相同，也无法

想象幻想儿童文学中每个人物都是普通人的干瘪。

在幻想儿童文学中，幻想人物往往是将现实世界与

幻想世界区别开来的有力依据，也是幻想世界中想

象力的重要载体。

同时，从接受者儿童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半人

半兽”形象因其怪诞、奇异的外形常常会给儿童以

陌生化的阅读效果，这就满足了儿童的对于想象和

好奇的渴望。另一方面，如果说符号化的“扁平人

物”常常引起惊奇和好奇，那么处于舞台中心的“圆

形人物”对于儿童幻想愿望的满足作用则更加明

显，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指出：“由于是具有

个性的非类型化人物，幻想小说中的人物便更加使

儿童读者感到可感、可信、可亲，仿佛那人物就是自

己或者至少是自己身边的伙伴，这就更容扬把儿童

读者拉入‘同化’这一阅读佳境。”［３］因此，正是得益

于这种“同化”的阅读效果，方才使得儿童读者感受

到幻想世界的真实性，而不是将其仅仅看做是一场

梦或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故事。另外，正如朱自强、何

卫青教授在《中国幻想小说论》中的分类，“半人半

兽”的形象处于普通人和具有魔法的人物之间，这

类形象中的主角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受到有魔力

人物的帮助，也就是说“半人半兽”形象所具有的超

自然能力是被限制的，随时有被收走的可能性。这

也就将其与全知全能的“神祗”保持了距离，对于儿

童读者来讲，拥有强大能力的“神祗”般的人物无法

给予他们“可感、可信、可亲”的阅读感受，就像我们

难以想象儿童会与阿斯兰取得认同一样。因此，

“半人半兽”形象可以说既满足了儿童读者对于新

奇事物的想象力，也因其能力的限制而取得了与儿

童的认同，这也就使得儿童在阅读幻想儿童文学时

的好奇心与认同感得到了双向的满足。

四、结语

形象研究是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多年来热度

不减，很大程度上便因为“形象”往往是透视一部文

学作品尤为有效的视角。在幻想儿童文学中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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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把目光注视在具有超自

然力量的儿童、精灵、女巫等形象的研究，对于“半

人半兽”这一形象往往没有单独提取出来进行深入

的探讨，在分类上也尚处于模糊的地带。同时，在仅

有的提到“半人半兽”形象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认为

依然有继续进行研讨的必要，例如，许多研究者常常

将披着兽皮的全兽形象也视作“半人半兽”来谈“人

兽变形”问题；没有在这一形象的内部进行细化的

区分和比对等。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性的提

出“半人半兽”形象内部划分的必要性，并且认为

“半人半兽”形象研究对于丰富幻想儿童文学的人

物长廊，增加幻想世界的吸引力和想象力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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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比较，各组儿歌在艺术水平上的优劣高下

就非常清楚了，能够抓住特点，是最基本的；能够写

出自己的感受，要好一些；能够展开想象，就更好了，

如果说，这个想象还能站在儿童的角度来展开，就最

好了。这种鉴赏方法，因为采用了直观量化的方法，

所以一目了然，方便学生掌握。

接着，再提供一些同类题材的儿歌让学生鉴赏，

学生就能“依葫芦画瓢”，说出一些道道来。利用这

种表格的形式，继续推而广之，可适用于其他题材的

儿歌的鉴赏中。

最后，可以由学生自行找出运用这种方法的篇

目，甚至可以让学生学习运用这种方法创作儿歌，进

一步体会这种构思和写作的方法。至此，学生对这

种方法的运用就了然于心了。

建立以鉴赏能力为中心的儿童文学教学体系，

提高学生儿童文学的鉴赏能力，是针对儿童文学教

学目标的改革和探索。这种做法，既重视学生的文

化素质的提升，又重视学生的职业技能的培养，将专

业素质与实践技能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

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较高的审美趣味，在以后的

职业生涯中能够以自己较高的文学素养影响幼儿，

使幼儿具有更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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